
黄邱山的三月，桃花满天红。
《诗经》“灼灼”桃花粉面含威怒放，
明霞散绮般赤晖烂漫。山，着火了
似的漫山遍野都是凤冠霞帔少女，
秋波流转驾着焰摩天的云。碧绿
的桃叶，少女沉静的眉，愈发明艳
可人。

她没有“逃之夭夭”，笑盈盈立
在你面前，气息窒人，大胆而又多
情的等待你的表达。踏春的少女
莺歌燕舞在万亩桃园乱了次序，分
不清谁是天上仙女，谁是游冶的少
女，谁是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友嗔
怪：吾与桃花孰美？一时无语。

梦回唐朝，崔护是我的前世。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篱笆、泥墙、茅屋、题诗的
门、桃花树、村女，那棵桃树下埋着
九壤幽怨村女。我向他讨水喝，她
笑吟吟的看着我，灼灼桃花又看着
心爱的人儿。桃花病了，桃花疯
了，折磨得山石通红，烫人一脚踩
上去就是一首古诗，千年的余热穿
刺力无比：是诗人打开了相思，还

是桃花催动了春情，你看桃花树下
的红男绿女、痴男怨女、善男信女，
可是、可是崔护村女的今生？我也
想邂逅着我的桃花仙子。

风情万种，也在风雨之后。雨
来了，粉身碎骨，美丽过、真正地爱
过。青春转瞬而逝，桃花人面是温
暖、动人的回忆。

风来了。用无影针织青紫色
的相思河，春穿上华丽羽裳，醺风
直上重霄，欲与织女比高低。月窟
数点离离泪，顿作人间倾盆雨。想
必嫦娥偷偷下凡，希冀着她的后
羿。

春烟沉沉渺渺。寂寂使人
愁。一切缠恻随桃花余烬散去，诉
说曾经刻在桃符上美好爱恋。唐
寅《桃花仙人诗》：“桃花坞里桃花
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
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
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
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何等豁余忘达，我被不能企
及。他愁功名崚嶒、美人难就。细

细数来，香草美人情结弄得难以花
开，像染指甲的桃花瓣经历了玉杵
的千捣万舂：屈原的芝兰，唐人的
空谷幽兰，林隐士的梅妻鹤子，周
敦颐《爱莲说》，郑板桥的石竹……
崔护的桃花风华绝代，睹物思人，
怆然泪下，千古同理，人心一也。

黄邱山套的桃花惹了太多的
冤债。月澜人静之后，月老用琼骨
银瓶萃取桃花的泪，离人的泪，植
向男男女女的泪囊。黄邱十八座
山头，宛如十八位二九佳人吟咏着
十八阙必定关于桃花、关于爱情的
诗。

是春引发了诗兴，是桃花
灼伤了人面，抑或诗
兴 染 绿 了
春、诗催红
了 桃 花 。
春天桃花
如 烟 如
练 ，多
情如处
子，灵

动似青鸟，我们可曾想到陶渊明桃
花诗并序，

《诗经》的“乐土”，滕文公的
“泗上善国”，柏拉图《理想国》…黄
邱有山，有黄帝谷黄帝飞升处（《峄
县志》），不必再寻觅通向桃花源的
豁然开朗之径；黄邱有水、有船，
随时抵达，“高尚之士”无须“志
之”，自不迷路，更无侵凌之
虞。

黄邱桃花
□ 时培京

□ 任泽健

在黑暗处闪亮

顺着水声
我们寻找灯火

一直往前
心情也一直朝着前方

雨
紧一阵慢一阵
话题东拉西扯

忽得又沉默
如果能一直这样在黑夜里

也是好的

一些东西只有在暗处才闪亮
酝酿许久的诗久无法成行

我们注定是不一样的
星星躲起来

雨再也淋不湿

走到灯火通明处
喧闹让人更加寂寞

感觉得到
一些文字躲到阴影里

寻找自己的自由

□ 闫吉文

春野放情

春光明媚入山中，
芳菲错当佳人迎。
油菜捧出金戒指，
桃蕊敬呈唇膏红。

将错就错进原野，
外套扎裙舞东风。
亦学西施嫣然笑，
倚紫靠翠留倩影。

波光潋滟一泓湖，
东君恭备梳妆镜。
真身为郎何须化？
人水互赏均多情。

新绿嫩黄芳草香，繁花压枝
春风醉。当腊梅的花瓣还挂在干
枯的树枝上，迎春花已开始绽
放，河边的杨柳把河水梳理的波
光潋滟，一阵阵南风就把暖暖春
意送到人们的脸上。春风轻叩季
节的音符，送来一个满满的绿的
世界。

春天轻轻走来，虽然是乍暖
还寒，不经意间携来缕缕柔情。
小鸟伴着和煦的春风，在田野里
亮出自己婉转的歌喉；明媚的阳
光融化了严冬，小草趁机吐出了
新绿；潺潺的河水催开一树绒
芽，轻柔的柳条就多情地婆娑起
舞；潺潺春水在石缝中慢慢穿

过，沉静一冬的大山开始了慢慢
地骚动。

捻指轻弹，时光如流云般消
散，穿透尘埃，把一枚清浅的笑
容已珍藏在心灵深处。诚然在过
去的一年里，也许你喜获丰收，现
在仍然沉浸在沉甸甸的果实之
中。然而，硕果累累只能代表过
去，却不能代替未来。因此，新春
伊始，绝不能躺在丰收的怀里，长
睡不起，一劳永逸。否则，成功的
笑脸也会逐渐消失在沉溺之中。

春风划过街巷，拂上踏青人
的脸庞，留下串串空气，那味道
湿润润的，暖暖的。春天最好的
去处就是乡下，在充满花香的早

晨醒来，在炊烟袅袅的暮色黄昏
里，看着牛羊悠然归来。天上有
浮动的风筝，田间农人在辛勤耕
耘。少女们早已把厚厚的棉衣收
进了衣柜，用健美的双足在丰润
的土地上抒写春天的诗行。

站在春天的门槛上，我们习
惯于回望，不仅为了留恋，更是
为了梦想与新的追求。新春的到
来，扫去了一切烦恼和忧愁，带
进来的应该是满怀喜悦的信心，
成熟的思维，缜密的计划，轻装
上阵的振奋，闻鸡起舞的精神。
人生脚步不会停止，春天一定会
带来阳光明媚万紫千红。

人生是爬山，走过一山又一

山；人生如考试，经过一关又一
关。敢于面对，勇于进取，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生活也许不是
你我想象得那么美好，也许不像
我们预测得那么顺畅，好在自己
学会了包容别人，也学会了善待
自己，懂得了珍惜生活中的那一
缕阳光，更了解了一份耕耘就有
一分收获的道理。

学会经营人生，学会善待自
己，才会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思
考，不断地超越自己。人生不过
百年，走过几十年的坎坷之路，
感受几十年的人生变故，看过几
十年的风花雪月，品尝几十年的
岁月沧桑，更会珍惜春天的阳

光，更会品尝秋天果实的芳香。
抽一卷时光，从容地静坐下

来，烹煮一壶陈年的普洱，一缕流
年所沉淀下来的醇香涌上心房。
让春风沐浴着我们的身体、涤荡着
我们的心灵吧，扫清一切烦恼和忧
愁。千万不要带着负担、带着压力
去工作，时刻想着开开心心上路，
满怀喜悦工作。精神饱满行走就
会健步如飞，心情舒畅遍地都会
有鲜花为您开放。

桃花伴着杏花开，香风细雨弄
潮来。春风，一首动听的歌，轻轻
地钻进了人们的耳朵，细细地说着
什么，没等说完，大地铺满了翠绿，
满满的一个春天就来了。

鸟鸣花开伴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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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西良马西良

买菜记
□ 彭伟彭伟

传统意义上，我似乎不应该
出现在早市的菜市场。

这至少是从两个人的行动
里，我觉悟到的。

一个是，我在某天早上送完
儿子上学，顺道到一家超市买些猪
蹄、木瓜之类的催乳的菜。挑猪排
的时候，旁边一个大妈热心地介绍
给我，哪一种猪排肥瘦正好，说你
这青年（感谢大妈）挤在这么多上
了年纪的人之间买菜，是媳妇生孩
子坐月子了吧。我很佩服她的判断

力，周围看看，排了长队等着交
钱的，60岁以下的都不多。

当我提了这些东西出门，超
市门口遇到十几年前的同事，他
指着我买的青青绿绿的东西，问
我，你也买这些东西了？什么时
候堕落成这样了？我笑笑说，
是，兄弟已经堕落至此了。

是的，我真的是堕落了，而
且是不可抗拒的、自愿的。

有的妇女，喝口水也会乳汁
涌涌；有些如我尊贵的夫人类

的，必须用大的营养汤水催才可
以多些。新鲜的木瓜，配上通草
（丝瓜络），再加上红枣、块糖，
就是非常好的通乳汤。它可以使
母乳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并
被婴儿吸收。然后再变换着猪
蹄、鲫鱼等等。去买这些东西，
已然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责任。

这些时日，我知道了在哪个
地方哪个时间可以买到最新鲜的
蔬菜，哪里可以买到放心的肉
类，哪里的早餐又干净又合胃口。

因为女儿的到来，时间被一
件件不得不做的小小的事情分
割，极度劳累。但我却竟然很高
兴站在这新鲜的蔬菜和老人们之
间。看他们择菜那么投入、那么
认真，他们是在为谁买这些菜
呢？不为老伴即为儿孙。这是他
们心里的念想，是生活的本真。

我发现，每个去买菜的人，
身上都有着一种温暖，温暖的生
活令人动容。

□ 刘裕莲刘裕莲

母亲的身影

“娘想儿时时想，儿念娘会会
念。”这是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老话。

母亲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叫我这饱受母爱恩泽的女儿现
在回想起来，还感动得泪如泉涌。

天气阴沉，雨点零星飘洒，母
亲定会手拿雨具在巷口等我。

我出嫁离家，住到城东临山北
麓，到城西商店上班，每天骑自行
车从巷口经过，巷口里弄第一个门
牌——香城巷 28号，就是我做女
儿时的家。母亲惦念着我，掐算着
钟点，每天站在香城巷口等我骑车
过来，哪怕只是招招手，脸上就有
了放心的笑意，才撤转身子，蹒跚
地走回巷里。

母亲已是古稀之年。忆想战争

年代随参加革命的父亲东奔西走，
风餐露宿，北撤黄河北，又南征到
上海，一生经历多坎坷，多辛酸啊！
她退休后又操持着儿女们的种种，
一个个安置了工作，打发成了家，
自立了门户，何曾有过享受、清闲
的一天。自从前年父亲走后，母亲
大病一场，身体便十分虚弱，精神
更是不济。孤独、寂寞的母亲却总
是记挂着多灾多病的我。每当远远
看见母亲在巷口等我的身影、张望
的眼神，我酸涩的心体会到“娘想
儿时时想”这句言词平淡、朴实的
老话蕴含了母亲多深的情怀！父爱
如山，母爱如水，这涓涓细流般的
母爱，是滋润我生命的源泉。

谁料想，在农历正月的一天，

母亲斜靠在沙发上，静静地走完了
她勤劳、艰辛的一生。她未曾拖累
儿女们一天，也没给儿女们留下一
句话语——哪怕是一句责骂的话
语，更令我后悔的是，在母亲弥留
的那刻，我这唯一的女儿竟没有陪
侍在她的身边，令我抱憾终生。

三个多月过去了，我已欲哭无
泪。每当我走到巷口，目光仍时时
被牵，母亲的身影总不断的浮现在
眼前：儿时有个头痛脑热，母亲总
是整日整夜地呵护在旁；那一年我
和小伙伴到城西北角铁路桥下戏
水玩耍，天黑还没有回家，母亲一
路呼唤找到我，急得嗓子都嘶哑
了；1993年我因病住院手术，年老
的母亲两天两夜陪伴在床前，竟没

离开一步，直到我转危为安……我
这块离娘的肉，不知拖累了母亲多
少次，让母亲一生操了多少心。

四月中旬的一天，遥远沙尘暴
的余威突袭小城。虽然单位提前下
班，但是街上已是华灯初上。顶着
肆虐的尘风，我艰难地推车又走到
了熟悉的巷口，脚步不由地停住
了，此时脆弱的我，多么希冀母亲
的身影出现，手拿风衣再披到女儿
身上。“娘，女儿会会想您啊！”我哽
噎着，泪眼模糊地四下寻找，何处
还有我母亲的身影？

母亲撇下女儿我走了，她那鸿
飞冥冥的灵魂定已升入天堂，可母
亲等在巷口的身影将永远烙印在
我的心间。


